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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的思维中，都是要居

住在远离雪崩的地方，雪崩发生

时，要尽量逃离。而有这样一群

人，却常年坚守和居住在雪崩最

频繁发生的峡谷里，一守就是 50

多年

沿天山山脉西段一路盘桓而

上 ，到达全国唯一的雪崩观测

站——— 中科院天山积雪雪崩研究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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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晓玲

人们常说，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
的。在常人的思维中，都是要居住在远离雪崩的地
方，雪崩发生时，要尽量逃离。而有这样一群人，却
常年坚守和居住在雪崩最频繁发生的峡谷里，一
守就是 50 多年，他们严密监测山谷降雪和积雪的
变化情况，绘制出了我国天山山区公路雪崩(风吹
雪)危险区分布图，通过分析气候变化，结合当地地
形地貌，进行灾害预防和治理研究。他们，就是中
科院天山积雪雪崩研究站的科研工作者们。

雪崩最频繁的峡谷里

全国唯一的积雪雪崩研究站

近日，记者跟随中科院特聘专家李兰海博士
团队，从天山山脉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脚下的乌
鲁木齐出发，冒着大雪驱车西行一千多公里，经
过两天的艰难行程，来到中哈边境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新源县境内的那拉提镇，沿天山山脉西段一
路盘桓而上，到达全国唯一的雪崩观测站——— 中
科院天山积雪雪崩研究站。

积雪雪崩研究站坐落在海拔 1776 米的天山
深处，巩乃斯河从旁边流过。这里冬季降雪频繁，
雪期大于 150 天，雪最深处超过 150 厘米。以研
究站为原点，上下 12 公里，都是雪崩危害地段，

也是野外观测和研究雪崩的绝佳地段。

“出于现场工作的必要性，前辈们不惧危险将
站址选在了雪崩最频繁的峡谷里。在这样既危险
又人烟稀少的地方设立观测站从事山地积雪雪
崩研究，在中国，甚至中亚区域都是独一无二的。”
积雪雪崩研究站站长李兰海满怀敬意地说。

1967年，为了保证翻越天山通达南北疆的公
路全年畅通，我国成立了天山公路雪害防治工作
队，专门研究雪崩形成的机制和防治办法。随后又
成立了天山积雪与雪崩研究站，选址在地形特殊、

冬季降雪频繁、积雪相关灾害易发区域。可以说，正
是积雪雪崩站所处的天山深处这一危险路段，为雪
崩现场观测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便
于科学家们对积雪进行长期持久的跟踪观测与试
验研究，为雪崩等相关灾害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夹在两山之间峡谷地带的积雪雪崩研究站静
立在国道 218 线路边，简陋的几间住房与先进的
气象观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数十年坚持不
懈的野外观测及相关研究，科学家们在此建立了
观测设备齐全先进的气象观测场，雪崩冲击力测
量仪、雪层温度热流测量仪、水质分析仪、积雪特
征仪等设备一应俱全，还建立了雪害防治工程试
验场、雪崩冲击力试验沟槽和雪化学实验室。研究
站取得的多项科研成果都获得了国家级嘉奖，成
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专业研究机构。

记者爬上研究站对面的山坡，这里是雪崩最
易发的地段，巨大的人工挖掘的沟槽和堆砌的土
丘都是用来给雪崩减速的。当重达几吨的雪团滑
落时，就会像坐滑梯一样，通过人工设置的减速
装置削减破坏力，然后顺着导雪槽，以抛物线姿
态越过积雪站冲到河里。观测场的各种设备和探
头可以自动测量雪崩的冲击力，记录雪崩的速
度、压力等数据，还原雪崩的发生发展过程，通过
雪崩发生机理分析，揭示气温变化与雪崩集中发
生的关系，为雪害预防治理提供技术保障。

记者随李兰海团队翻越了海拔 3000 多米的
艾肯达坂，这里是冬季唯一连通天山南部塔里木
河流域与北部伊犁河流域的通道，也是在长达半
年的冬季里，南北疆间唯一通达的最短距离国
道。国道沿途两边都是积雪覆盖、银光闪闪的天
山山脉，深深的沟谷和雪槽分布其间，这里也是
雪崩的高发地段，越野车小心地行驶着。

李兰海介绍说，这些沟槽中常有风速达每秒
15 米以上的大风出现，裹挟起雪粒漫天狂啸形成
“风吹雪”弥漫四周，刹那间天地间一片混沌，能见
度几乎为零，气温骤降，滴水成冰，道路很快会被
1 米多高的雪墙堵死。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再伴
随着凛冽呼啸的“风吹雪”，就成了过路司机无法
逃避的“鬼门关”。雪崩更是这一区域最危险的高
山灾难，国道沿途易发雪崩路段有 60 多处。据他
介绍，雪崩发生时非常突然，积雪高速从山上呼啸
而下，所到之处摧枯拉朽般扫荡一切，车毁人亡的
事故每年都有发生，有经验的老司机都谈之色变。

积雪雪崩研究站所在区域，正是国道 217 和
218 线交会地段，这两条连接新疆天山南北的交
通命脉，也是我国重要的军事和经济要道。积雪雪
崩研究站参与和主导的雪害防治研究，为在这些
道路上的雪崩易灾区设置下导风吹雪装置、防雪
走廊、防雪崩土丘和防雪崩台阶等提供了技术保
障和科研基础，保证了公路常年通畅。

近年来，研究站的课题也不断拓展，从最初主
要解决雪崩实际问题，发展到观测降雪过程、雪晶
形态、雪崩机制和融雪水文等系列课题。在李兰海
博士带领下，积雪雪崩研究站的升级版——— 伊犁
河流域生态系统研究站也已初具规模，实现了从
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从积雪研究到积雪生态研究，
从点研究到整个流域研究，为西部干旱区尤其是
新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效保护和决策规划
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里见人少，也很少说话

慢慢地就不太会说话了

对于朴实甚至有些木讷的王海存来说，白色
就是生活的底色和平常色，近 20 年驻守在中科
院天山积雪雪崩研究站，一年中大半年的时间满
目皆积雪，观测员王海存的世界单调而有序：每天

早中晚三次把定点观测到的温度、湿度和气压数
据绘制成表并上传。由于必须有人工和自动观测
两套数据，所以即使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寒
天气里，早晚 7 点半的测量都是雷打不动的。就
是这些日复一日单调的采集和观测工作，经年坚
持下来，为研究积雪和雪崩的科研工作者们提供
了连续的完整的基础数据。

王海存第一次到积雪站工作时只有 21 岁，
如今，他已经是 48 岁的中年人了，陪伴他一起
的，除了妻子刘世红，还有三条狗、几只羊和一群
鸡。“我也曾经因为坚持不下去而离开过，这里太
孤单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1991 年，一个偶
然的机会，王海存从甘肃农村来到遥远的天山深
处。“那时候设施太简陋了，就是两间铁皮房子，房
顶还是木板的，晚上用炉子架上火，热气都从木板
缝中透出去了，早晨起来门窗上都结了厚厚的一
层冰，得拿个小榔头把冰敲掉才能出去。”

1997 年，独自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峡谷里坚
守了六年后，王海存离开了。九年后，他又携新婚
妻子回归驻扎，还在站上生了孩子。如今，儿子都
快要上中学了。“儿子小时候喜欢到研究站来玩
雪，现在长大了，觉得这里没有小伙伴不好玩，不
爱来了，放假时最多待两三天就回镇上的姥姥家
去了。”“我在这里习惯了，会一直坚持到干不动了
再离开。”沉默而质朴的王海存不善言谈，问几句
话才答出一句来，每一句都要想很久。“这里见人
少，也很少说话，慢慢地就不太会说话了。”而每到
搞科研的学生们上山来做实验时，“活地图”王海
存就高兴起来，他背着仪器给学生们带路，前山后
山到处转，哪座山上的雪厚，哪座山上的雪实，哪
条小路最好走，他心里都有数。

就是这个建站时修的房子，还曾经遭遇过几次
雪崩呢，最大的一次是在 2012年 2月，当时对面山
上“崩”下来的雪有一人多深，气象场的仪器都被埋
住了，养了几年的大黑狗从雪堆中挖出来时已经死
了，这让王海存难受了好久。路上的积雪挖掘机挖
了半个月才通车，幸亏房子没有被冲倒。王海存对

判断雪崩发生还是很有经验的，“雪崩前都有预兆
的，可以根据雪的厚度、地温还有气浪来判断。”

积雪雪崩研究站所在区域年降水量有 1000
多毫升，其中降雪量就占了三成多。再加上独特的
地质与气象条件，让天山深处的这一段国道，成了
我国著名的雪崩高发区，观测与研究、预防与治理
也由此成为重中之重。

冰雪无情人有情，同样坚守在深山里，保障南
北疆间交通大通道四季畅通的，还有当地的公路、
气象等部门。记者在伊犁公路管理局那拉提分局
的工作现场看到，刚入冬就接连降下的几场大雪，
让巩乃斯抢险保通基地的工人们彻夜不停地工作
着：扫雪机在前面开道，推雪车紧随其后，奋战在
半人深的积雪中的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

在滴水成冰呵气成霜的野外作业，大风卷起
的雪粒漫天狂啸，遮天蔽日，一会儿工夫就能把道
路封死了。由于能见度非常低，道路全部被雪掩埋
后，天地间一片混沌，根本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
是路，哪里是悬崖。操作扫雪机的机械手们只能凭
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地形的熟悉一点点推进，
遇到危险路段时必须用人来做导航标，徒步在风
雪中探路指挥，扫雪机紧跟其后一步一步向前推
进，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滚下山崖，后果不堪
设想。而在清雪的间歇，车辆的引擎盖就是道班工
人们的餐桌，馕和榨菜就是美食……

伊犁公路管理局那拉提分局负责人周豪告诉
记者，上个雪季，从 2017 年 10 月中旬到 2018 年
5 月，那拉提分局共出动各类除雪机械 239 台班，
清除积雪 414 万立方米，救助被困暴风雪中的司
乘人员 46 人。“我想特别提醒冬季过往的车辆，
一定要携带防滑链，及时关注天气和交警部门的
路况通阻信息，千万不要冒险，在保证自身安全的
同时，避免过度占用公共资源。”

天山公路路难行，一年四季有险情。记者在天
山深处的巩乃斯山区公路上采访时，开大货车的
司机们也纷纷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记者，
这里一年四季“风吹雪”、雪崩、水毁、崩塌、泥石

流、冻土等公路病害随着季节的交替轮番出现，
简直就是“公路病害博物馆”。而常年驻守在此
的科研、公路、气象工作者们，克服寂寞与寒冷、
坚守职责与信念，50 多年如一日保障着南北疆
国防与经济大通道四季畅通，真可谓是“精感石
没羽，岂云惮险艰”。

我国不少公路受雪崩威胁

积雪雪崩研究亟待加强

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取经途
中翻越雪山的经历：山谷积雪，春夏含冻，由此
路过，不得赭衣持瓠大叫。微有违犯，灾祸立见。
这是玄奘途经天山山脉西段木扎特河谷时遭遇
的险境。史料所记载的积雪在将化未化之时，遇
到外力，哪怕是一点声音，都会倾泻而下，成为
雪崩，届时会狂风大作，沙石如雨，遭遇者大多
丧命，难以生还。古人认为这是惊扰了沉睡的天
神致其盛怒而降祸于此，其实，这与科学家们所
研究的雪崩发生时的条件相当吻合。

李兰海告诉记者，通过多年的观测与研究
发现，导致雪崩的两大主因是强降雪天气和气
温剧升过程，而诱发雪崩的外界因素则有很多，
比如地震、大风，甚至汽车鸣笛、动物踩踏、滚石
等都有可能引发灾害。

作为高山山地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之一，
雪崩对不同高度山地和不同季节的气候环境具
有调节功能，还对山区积雪具有再分配功能。雪
崩只有在影响到人类活动时才成为灾害。近年
来，随着人类活动逐渐向山区扩展，一些区域性
雪崩开始威胁交通要道，破坏基础设施，也使得
雪崩防治成为当务之急。

新疆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区的交通与公
共设施常年受到雪崩威胁。每年冬春两季，贯通
新疆南北向和东西向的 217、218 两条国道，时
常会因雪崩导致交通中断。地处喀喇昆仑山的中

巴国际公路，也因为雪崩灾害经常封路。
记者从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了解到，目前，我国结合卫星遥感技术和人
工勘测，确定区域的雪崩频发点和雪崩灾
害严重地区，为公路、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
的选线与建设提供参考，从而规避雪崩严
重地区。对于无法规避的雪崩受灾点，还可
通过建设防雪崩栏、导雪槽等工程设施，尽
量减少雪崩带来的破坏与影响。

而在现实中，我国一些山区公路许多
路段都暴露在雪崩频发点之下，对雪崩发
生的提前预警就不失为减少雪崩灾害损
失的有效方法。当前，基于雪崩发生物理
机理的预警系统正在走向应用，未来可让
人们提早预防雪崩的发生。李兰海透露
说，中科院正在积极构建一套基于卫星遥
感监测、地面积雪观测和雪崩预警模型模
拟的立体化雪崩预警和监测系统，为我国
新疆地区和中亚一些区域的雪崩灾害防
治提供有效和可靠的技术力量。

近年来，李兰海博士团队先后完成了
中天山环线的积雪特性及分布调查、“中巴
经济走廊”雪崩灾害评估，克拉玛依至塔城
线风吹雪灾害评估，为克塔铁路选线和线
路设计提供了科学支撑。李兰海表示，今
后还将通过构建积雪与雪崩长期观测实
验分析和数值模拟平台，揭示积雪及次生
灾害的形成与演变机制，为重大工程安
全、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依据。作为国际河流伊犁河的源头，天
山积雪的研究更是为国家的生态外交和
跨界河流谈判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此，作为我国唯一的积雪雪崩研
究站，未来大有文章可做。据了解，李兰海
博士团队将以两个研究站为主体，构建一
个由当地科技、气象和交通等多部门参与
的灾害预警防治合作机制，共享观测数
据，建立道路积雪雪崩监测联动机制，最
大限度地利用监测数据减少公路突发事
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记者在设施齐全的伊犁河流域生态系
统研究站，还看到了正在筹建设计中的以雪
科普为主，结合实物、音视频、画作、诗歌、科
学实验等多媒体聚合的雪科普展览室和雪
科学博物馆，把跟雪有关的自然现象进行直
观展示和科学释义。李兰海团队已经着手组
织有关专家编写《积雪和雪崩野外观测与调
查》与《积雪词典》，未来研究站还将配合冬
奥会的举办开展积雪摄影大赛，在对大众进
行雪科普的同时挖掘更多科研人才，弥补当
前年轻科研人员紧缺断层。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无法全部
看见。落在一个专门研究积雪与雪崩的科研
工作者一生中的雪，落在一个一年大部分时
间与雪做伴、以清雪为职业的普通劳动者一
生中的雪，却给我们的社会与生活带来了有
目共睹的便利与变化。正是他们的沉默与坚
守，才让我们在面对严酷的大自然时，感受
到了科学的温度与奉献的快乐。

远远眺眺天天山山山山脉脉。。 李李晓晓玲玲摄摄

观观测测员员王王海海存存在在积积雪雪雪雪崩崩研研究究站站清清雪雪。。 李李晓晓玲玲摄摄

艾艾肯肯达达坂坂上上公公路路边边堆堆起起的的高高大大的的雪雪墙墙。。李李晓晓玲玲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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